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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始建于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ꎬ 主要

职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捍卫宗教领袖、 确保国内外安全ꎬ 以及

“输出革命”、 抢险救灾等ꎮ 经过 ４０ 年发展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已渗透到伊朗的

政治、 经济、 安全等领域ꎬ 影响力日趋强劲ꎮ 它与伊朗政府之间呈现出博弈

与合作、 团结与争斗的特殊关系ꎮ 这种特殊而又看似矛盾的关系背后折射出

伊朗政治军事体制的独特性ꎮ 最高领袖处于权力核心ꎬ 竭力平衡政府与革命

卫队的微妙关系ꎮ 伊朗正规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相互牵制ꎮ 鉴于外部严峻

的安全形势ꎬ 革命卫队与政府必须团结一致ꎬ 御侮于外ꎮ 当前ꎬ 伊斯兰革命

卫队在伊朗最高领袖继承问题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力依然非同寻常ꎬ 特

别是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 “极限施压” 政策ꎬ 伊朗将付诸各种手段

予以反制ꎬ 以减缓内外压力ꎮ 但无论情形如何恶化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将作

为保持政权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石ꎬ 持续发挥 “安全阀”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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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ꎬ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性为 “外国

恐怖主义组织”ꎬ 理由有三: 一是该组织为外国组织ꎻ 二是从事和支持恐怖主

义活动ꎬ 或是拥有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能力和意图ꎻ 三是其恐怖主义活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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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到美国国民安全或国家安全ꎮ① 显然ꎬ 特朗普总统此举无疑是在借打击恐怖

主义之名ꎬ 行遏制伊朗伊斯兰政权②之实ꎮ 伊朗军事力量的构成具有独特性ꎬ
除正规军以外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ꎬ 不仅肩担维护国家

领土主权职责ꎬ 而且承担诸如保障社会安定、 搜集情报、 打击恐怖主义等任

务ꎮ 另外ꎬ 它一贯坚持 “反美” 立场ꎬ 并掌握较为尖端的弹道导弹技术ꎬ 且

对伊朗政治、 经济、 社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ꎮ③ 因此ꎬ 长期以来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都是国际社会和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ꎮ
西方学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ꎮ 按研究路径ꎬ 大致可

分为两类: 一是历史阐述型ꎬ 二是田野调查型ꎮ 整体来看ꎬ 以英、 美学者为

代表的西方学界大都会先入为主ꎬ 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严重阻碍伊朗民主进

程ꎬ 有可能将伊朗变成一个 “军事独裁国家”ꎮ 同时ꎬ 他们还认定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 “圣城旅” (Ｑｏｄｓ) 是 “恐怖主义组织”④ꎬ 观点较为偏颇ꎮ 与西方

学界相比ꎬ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研究不够充分ꎬ 研究路径主

要以动态分析和史实考察为主ꎮ 基于此ꎬ 本文将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研究对

象ꎬ 结合其对伊朗政治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多维影响展开论述ꎬ 以期更全面地

把握伊朗政治、 军事等领域的最新动态ꎬ 并为研判美伊关系走势提供参考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缘起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ꎬ 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朗统治集团面临的严峻

现实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巩固政权ꎮ 伊斯兰政权初期ꎬ 伊朗社会秩序并不稳固ꎬ
巴列维国王的残余势力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事端ꎬ 穆加赫丁 (Ｍｏｊａｈｅｄｉｎ)、 费

达依 (Ｆａｄａｙｉｎ) 等组织则四处煽动民众骚乱ꎬ 俾路支斯坦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地

区的武装势力也对新生政权持有异见ꎮ⑤ 伊朗外部还面临美国、 苏联等大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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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威胁ꎮ 因此ꎬ 建立一支值得信任且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以捍卫伊朗新政权

就成为迫切的现实需求ꎮ
(一)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建

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面对严峻形势做出的重要决

策ꎮ １９７９ 年初ꎬ 在伊斯兰革命委员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领导下ꎬ
伊朗政府对国内各派武装势力的整编工作逐渐展开ꎮ 当时ꎬ 伊朗境内 ４ 支武

装力量明确表态支持霍梅尼政权ꎮ 一是国民警卫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ｄ)ꎬ 它由巴

扎尔甘 (Ｂａｚａｒｇａｎ) 领导的自由运动党成员组成ꎮ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ꎬ 该组织

曾将成员派遣至阿尔及利亚、 埃及、 伊拉克等地进行培训ꎬ 后接受亚兹迪

(Ｙａｚｄｉ) 的建议ꎬ 改名为伊斯兰革命卫队ꎮ 二是名为伊斯兰革命卫队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ｕａｒｄｓ Ｃｏｒｐｓ)① 的武装力量ꎬ 它由阿亚图拉穆萨维􀅰阿尔

达比勒 (Ｍｏｕｓａｖｉ Ａｒｄｅｂｉｌｉ) 领导的巴列维王朝关押的 “政治犯” 所组成ꎬ 后

经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批准成为一支合法军事组织ꎮ 三是伊斯兰革命圣战士

(Ｈｏｌｙ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它由 ７ 支武装势力联合组建而成ꎬ 分

别是: 共同信仰者同盟 (Ｕｎｉ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ｌｉｅｖｅｒｓ)、 神圣巴德尔组织

(Ｂａｄｒ Ｄｉｖｉｎｅ)、 神圣新兵组织 (Ｄｉｖｉｎｅ Ｅｎｌｉｓｔｅｅｓ’)、 农夫组织 (Ｐｅａｓａｎｔ)、 分

裂组 织 ( Ｓｐｌ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胜 利 者 组 织 (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ｏｕｓ )、 团 结 组 织

(Ｕｎｉｔｅｄ Ｏｎｅｓ)ꎮ 这 ７ 支武装势力均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就与霍梅尼关

系密切ꎬ 并给予他大量支持ꎮ 四是名为伊斯兰革命守护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的武装力量ꎬ 司令是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 (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 的

长子马哈茂德􀅰蒙塔泽里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ꎮ 该组织成员常年在叙利亚、
黎巴嫩等地训练ꎬ 并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势力ꎮ②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由上述 ４ 支武装力量整编而成ꎮ 整编工作

起初并不顺利ꎬ 各派武装力量司令均欲保存实力ꎬ 反对合并ꎮ 当时ꎬ 霍梅尼

的专职司机莫赫森􀅰拉夫奇道斯特 (Ｍｏｈｓｅｎ Ｒａｆｉｑｄｏｕｓｔ) 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据

他本人回忆ꎬ 在一次内部会议中ꎬ 他对各支武装力量司令明确表示ꎬ “如果不

同意合并ꎬ 我就与你们同归于尽ꎮ”③ 通过这种极端做法ꎬ 再加上伊斯兰革命

委员会的督促和最高领袖霍梅尼等人的协力安抚ꎬ ４ 支武装力量司令最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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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ꎮ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伊朗政府对外宣布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成立ꎮ
(二)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织架构和基本职责

从组织架构角度看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隶属最高领袖领导ꎬ 由最高领袖任

命总司令指挥部队作战ꎮ 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 是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部平行的机构ꎬ 主要负责官兵的思

想政治工作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部下设有陆海空三军、 巴斯基民兵 (Ｂａｓｉｊ)
和圣城旅 (Ｑｏｄｓ)①ꎮ 此外ꎬ 联合工作部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ＩＲＧＣ) 主要负责制定

与传达作战任务ꎬ 同样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领导ꎮ② 整体来看ꎬ 伊斯兰革

命卫队各部门分工明确ꎬ 能够相互协调完成各项任务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士

兵大体分为 ３ 个类别ꎬ 即现役士兵、 义务兵和志愿兵ꎮ③ 他们各自承担的服役

期限和权利义务不同ꎬ 现役士兵直接决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战力水平ꎬ 而义

务兵和志愿兵能够有效地提供兵员补给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首要职责是捍卫伊朗国家主权ꎬ 防止外敌入侵ꎮ 伊朗

«宪法» 第 １５０ 条规定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捍卫伊斯兰革命及其取得的成

就ꎬ 应与其他武装力量共同配合ꎬ 锻造兄弟般的友谊ꎮ” ④两伊战争期间ꎬ 伊

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拉克军队作战ꎬ 战功卓越ꎮ 战争结束后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

受到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高度赞赏ꎮ 其次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承担镇压社会骚

乱、 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ꎮ 在伊朗国内ꎬ 如遇民众骚乱ꎬ 大都会由伊斯兰革

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配合治安部队加以镇压ꎮ 此外ꎬ 政府重要部门诸如

电视台、 广播电台、 报社、 法院等机构的安保工作也交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负

责ꎮ 而机场、 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等交通枢纽的安检工作ꎬ 同样由伊斯兰革

命卫队负责ꎮ
当然ꎬ 出于配合伊朗对外战略的需要ꎬ 对外 “输出革命”、 宣传伊朗伊斯

兰政权的优越性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职责ꎮ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

以来ꎬ 尽管国际社会对伊朗国家体制充满质疑ꎬ 但伊朗本国精英非常自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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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旅相对于其他 ４ 支武装力量ꎬ 地位更加特殊ꎮ 圣城旅可直接由最高领袖领导ꎬ 不接受他

人命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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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伊朗的政治体制应该成为伊斯兰国家效仿的对象ꎬ 由此对外 “输出

革命” 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伊朗外交战略目标之一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承担并具

体实施这一任务ꎮ 以黎巴嫩真主党为例ꎬ １９８２ 年ꎬ 黎巴嫩真主党获得伊斯兰

革命卫队的军事支持和资金援助后实力大增ꎬ 进而能够与以色列军队展开激

烈战斗ꎮ 在伊拉克ꎬ 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的武装力量也曾接受伊斯兰革命卫队

的训练与资金支持ꎮ① 作为执行伊朗外交方针战略的行为主体ꎬ 无论在具体行

动层面ꎬ 还是思想理念方面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都积极落实霍梅尼倡导建立的

伊斯兰世界国际体系ꎬ 在对外 “输出伊斯兰革命” 和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等

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ꎮ 另据伊朗 «宪法» 规定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承担抢险

救灾职能ꎮ 一旦伊朗遭遇重大自然灾害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在第一时间内

赶往现场救灾ꎮ②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伊朗国内多地发生洪涝灾害ꎬ 革命卫队就派

遣部队前往受灾地区参与救援工作ꎮ
(三)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角色定位

两伊战争结束后ꎬ 伊朗国内秩序渐趋平稳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转而涉足政

治选举工作ꎬ 后又获得经济赋能ꎬ 成为一支兼具安全、 政治、 经济三重属性

的武装力量ꎬ 影响力日渐扩大ꎮ
在安全领域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身负捍卫伊朗国家内外安全的重要责任ꎮ

对内ꎬ 它负有坚决打击分裂主义势力、 平抑骚乱、 凝聚社会认同、 确保社会

秩序稳定的职责ꎻ 对外ꎬ 承担伊朗政府 “输出革命” 职责ꎬ 支持 “全世界被

压迫人民的自由运动”ꎬ 并扩大伊斯兰革命的影响ꎮ③ 在伊朗国内ꎬ 伊斯兰革

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是捍卫伊朗国家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ꎮ 在搜集情报、
文化宣传、 镇压社会骚乱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④ 以 ２００９ 年 “绿色

革命” 为例ꎬ 巴斯基民兵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部分组织示威游行运动的

领导人员名单ꎬ 并协助治安部队快速平息了这场骚乱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新任伊斯兰

革命卫队司令贾发里 (Ｊａｆａｒｉ) 命令部队按照 “马赛克” 分布形态在伊朗全国

３１ 个省级单位成立分支机构ꎮ 此举是为提高这支部队的机动反应能力ꎬ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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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在各类极端情况下继续顽强抵抗外部侵略势力ꎮ① 对外方面ꎬ ２０１９ 年美

伊关系愈加紧张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就频频在海湾地区发动军事演习ꎬ 对外展

示自身军力水准ꎮ 可见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维护伊朗国内外安全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ꎮ
在政治领域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政治立场偏向保守派并热衷参与政治选

举工作ꎮ 尽管在最高领袖霍梅尼统治时期ꎬ 他严令禁止军队势力进入政治领

域ꎮ② 但在 １９８９ 年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之后ꎬ 由于他缺乏像霍梅尼那样

“奇里斯玛式” 的领袖魅力ꎬ 难以统御全局ꎬ 因此ꎬ 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

政治领域持默许态度ꎮ １９９７ 年伊朗总统大选是革命卫队参与伊朗政治事务的

标志性事件之一ꎮ 莫赫森􀅰雷扎伊 (Ｍｏｈｓｅｎ Ｒｅｚａｉ) 当时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

总司令ꎬ 他积极支持保守派代表阿里􀅰阿克巴尔􀅰纳提克􀅰努里 (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Ｎａｔｉｑ Ｎｕｒｉ) 竞选总统ꎮ 尽管哈塔米竞选总统成功ꎬ 但依旧无法获得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支持ꎮ③ 务实派领袖拉夫桑贾尼在 ２００５ 年总统选举中被保守派阵营

代表内贾德击败后ꎬ 曾指控 １１０ 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干涉选举ꎮ 后经查证ꎬ
的确有军官干预政治选举工作ꎬ 但也不了了之ꎮ④ 在 ２００９ 年伊朗举行总统大

选之际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积极为内贾德总统拉票ꎬ 帮

助其成功获得连任ꎮ⑤

在经济领域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之始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抓住参与伊朗

战后重建的机遇ꎬ 经济实力不断壮大ꎮ 两伊战争结束后ꎬ 拉夫桑贾尼政府为

减少财政支出ꎬ 鼓励伊斯兰革命卫队 “自谋生路”ꎮ 在此背景下ꎬ 伊斯兰革命

卫队积极投身伊朗国内各经济领域ꎮ 戈尔博公司 ( Ｇｈｏｒｂ ｏｒ Ｋｈａｔａｍ ａｌ －
Ａｎｂｉｙａꎬ 波斯 语 意 为 “ 封 印 的 先 知 ”)、 伊 斯 兰 革 命 卫 队 合 作 基 金 会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ｈ)、 巴斯基基金会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等大型公司和基金会相继成立ꎬ 主要涉足房地产、 银行、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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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源开发等行业ꎮ 在哈塔米总统时期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体量得以

进一步壮大ꎮ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ꎬ 哈塔米在演讲中公开赞扬道ꎬ “无论在两伊战争时

期还是国家重建阶段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经济发展都十分重要ꎮ”① 在内

贾德总统时期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ꎮ ２００６ 年戈尔

博公司获得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１３ 亿美金的大合同ꎬ 负责建设从南帕尔斯天然

气田通往巴基斯坦边界的输气管道项目ꎮ 据相关媒体揭露ꎬ 内贾德政府此举

是有意为之ꎮ② 之后ꎬ 内贾德政府又将南帕尔斯气田的第五期和第六期项目交

由该公司运营ꎮ③ 目前ꎬ 该公司已是伊朗国内最大规模的能源基建公司之一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制裁伊朗最大的石化公司———波斯湾石化

工业公司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理由就是它为戈尔

博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ꎮ④ 可见ꎬ 戈尔博公司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大型

企业已经受到美国政府的重点关注和严厉打压ꎮ
总之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国家一支兼具多重角色的武装力量ꎬ 核

心目标就是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政权ꎮ 作为伊朗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ꎬ 它必将

长期发挥 “定海神针” 的关键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自身所具有

的多重角色也为其在伊朗国内外扩展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府的关系

伊斯兰革命卫队之所以受到国际学界和伊朗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ꎬ 不仅

是因其具有多重角色ꎬ 还因其能够对伊朗国内政治、 经济、 外交和社会等问

题发表看法ꎮ 它与政府间的关系十分复杂ꎬ 长期处于合作与对抗、 团结与斗

争的矛盾状态ꎮ 从政治立场来看ꎬ 革命卫队自建立伊始就倾向支持右派即今

日伊朗政坛上的保守派ꎬ 并为伊朗政治舞台输送大量政治精英ꎬ 其中不乏前

总统内贾德、 前德黑兰市长卡里巴夫和现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雷扎

伊等代表人物ꎮ 在伊朗政治谱系当中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属强硬保守派ꎬ 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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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策主张和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时常与民选总统及内阁部长们发生分歧ꎬ
尤其是与对立阵营的改革派政府之间存在明显裂痕ꎬ 造成相互批评、 抱怨ꎬ
甚至严重对立的局面ꎮ 但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际ꎬ 双方又总能展现出

相互支持和信任的姿态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这种合作且对抗的关系不断

演变ꎬ 折射出伊朗政治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ꎬ 而是在矛盾与妥协中

曲折前进ꎮ
(一)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的合作

第一ꎬ 当政治立场趋同之时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往往能够密切合作ꎮ
回顾伊朗政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ꎬ 在内贾德政府时期ꎬ 二者关系较为紧密ꎬ
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当获悉内贾德当选总统消息后ꎬ 伊斯兰革

命卫队司令萨法维 (Ｓａｆａｖｉ) 兴奋地表示ꎬ “内贾德当选表明人民做出了一个

正确选择ꎬ 体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睿智ꎬ 伊朗人民与政治体制存在紧密联

系ꎮ”① 在内贾德总统任期内ꎬ 大量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背景的官员进入政府内

阁ꎬ 占比远超之前的历届政府ꎮ (详见表 １) 有学者甚至将内贾德政府与伊斯兰

革命卫队描述为 “一体式” 军政关系ꎮ②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政府上台后ꎬ 伊斯兰革

命卫队则屡屡出现与政府出现相互指责的现象ꎬ 反证二者政治阵营对立的

事实ꎮ

表 １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３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出身人员担任伊朗历届政府各部长情况

历届政府 具体人员名单

拉夫桑贾尼第一任期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３ 年)

电话电信部穆罕默德􀅰卡拉兹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ｒａｚｉ)、 劳
动和 社 会 事 务 部 阿 卜 杜 卡 西 姆 􀅰 萨 哈 迪 扎 德
(Ａｂｏｌｑａｓｓｅｍ Ｓａｒｈａｄｉｚａｄｅｈ)、 住房与城市建设部卡拉
姆􀅰礼萨􀅰福鲁泽士 (Ｑｏｌａｍ Ｒｅｚａ Ｆｏｒｕｚｅｓｈ)、 文化与
伊斯兰指导部阿里􀅰拉里贾尼 (Ａｌｉ Ｌａｒｉｊａｎｉ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年)ꎬ 共 ４ 人

拉夫桑贾尼第二任期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７ 年)

国防部穆罕默德􀅰福鲁赞德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Ｆｏｒｏｕｚａｎｄｅ)、
内政部阿里􀅰穆罕默德􀅰贝沙拉提 ( Ａｌｉ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Ｂｅｓｈａｒａｔｉ)、 住房与城市建设部卡拉姆􀅰礼萨􀅰福鲁泽
士 (Ｑｏｌａｍ Ｒｅｚａ Ｆｏｒｕｚｅｓｈ)、 通讯技术部穆罕默德􀅰卡
拉兹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ｒａｚｉ)ꎬ 共 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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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ａｙｒａｍ Ｓｉｎｋａ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７０􀆰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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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米第一任期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１ 年)

国防部阿里􀅰沙姆哈尼 (Ａｌｉ Ｓｈａｍｋｈａｎｉ)、 交通运输部
拉赫曼􀅰达德曼 (Ｒａｈｍａｎ Ｄａｄｍａｎ)ꎬ 共 ２ 人

哈塔米第二任期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国防部 (阿里􀅰沙姆哈尼 Ａｌｉ Ｓｈａｍｋｈａｎｉ)ꎬ 共 １ 人

内贾德第一任期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

财经部达沃德 􀅰 丹尼什 􀅰 贾发里 ( Ｄａｖｏｕｄ Ｄａｎｅｓｈ
Ｊａｆａｒｉ)、 能源部帕尔瓦兹􀅰法塔赫 (Ｐａｒｖｉｚ Ｆａｔｔａｈ)、 文
化部穆罕默德􀅰侯赛因􀅰萨法尔􀅰哈拉迪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ｏｓｓｅｉｎ Ｓａｆａｒ Ｈａｒａｄｉ)、 国防部穆斯塔法􀅰穆罕默德􀅰纳
贾尔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Ｎａｊａｒ)、 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穆
罕默德􀅰贾鲁米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Ｊａｈｒｏｍｉ)、 商务部马苏
德􀅰米尔卡兹米 (Ｍａｓｏｕｄ Ｍｉｒｋａｚｅｍｉ)、 工业和采矿部
阿里􀅰礼萨􀅰塔玛西比 (Ａｌｉ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ｍａｓｅｂｉ)、 内政部
阿里􀅰科尔丹 (Ａｌｉ Ｋｏｒｄａｎꎬ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１１ 月)、 内
政部萨迪赫􀅰马苏里 (Ｓａｄｅｈ Ｍａｈｓｏｕｌｉ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共 ９ 人

内贾德第二任期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情报部海亚达尔􀅰莫斯里希 (Ｈｅｉｄａｒ Ｍｏｓｌｅｈｉ)、 国防部
艾哈迈德􀅰瓦希迪 ( Ａｈｍａｄ Ｖａｈｉｄｉ)、 内政部穆罕默
德􀅰纳贾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Ｎａｊａｒ)、 石油部玛苏德􀅰米
尔􀅰卡兹米 (Ｍａｓｏｕｄ Ｍｉｒ Ｋａｚｅｍｉ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石油
部鲁斯塔姆􀅰卡西米 (Ｒｏｓｔａｍ Ｑａｓｓｅｍｉ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工业和采矿部阿里􀅰阿卡巴尔􀅰梅拉比安 (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Ｍｅｈｒａｂｉａｎ)、 能源部马吉德􀅰纳姆居 (Ｍａｊｉｄ Ｎａｍｊｏｕ)ꎬ
共 ７ 人

资料来源: Ｈｅｓａｍ Ｆｏｒｏｚａｎꎬ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Ｐｏｓｔ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９５􀆰

第二ꎬ 在维护伊朗国家根本战略利益方面ꎬ 二者高度一致ꎮ 通常来说ꎬ
一个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都是事关本国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ꎮ 军队作为

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通常会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ꎮ 如伊朗历届政府都

坚决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展弹道导弹技术ꎬ 以促进伊朗国防实力稳步提升ꎬ
保障国家安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拉夫桑贾尼政府尽管面临两伊战争结束后

国家资金紧缺的窘境ꎬ 但依旧拨出经费大力支持革命卫队发展弹道导弹技术ꎬ
力度甚至超过两伊战争时期ꎮ① 之后ꎬ 伊朗历届政府都对革命卫队发展弹道导

弹技术给予全力支持ꎮ 近年来ꎬ 每当伊朗外部局势紧张时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

就会试射新型导弹ꎬ 以此来凝聚社会人心ꎬ 提振士气ꎮ

􀅰２５􀅰

① [伊朗] 阿里􀅰霍达伊: «提高国防警觉性比面包还要重要» (波斯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ｓｎ
ｉｍ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ｆａ / ｎｅｗｓ / １３９５ / ０１ / ３０ / １０４４６０１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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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热点问题方面ꎬ 革命卫队也基本可以与政府达成共识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初ꎬ 革命卫队发声抨击美国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的做法ꎬ 认为 “美国这一

举动是试图压制伊朗抵抗全球霸权嚣张气焰的声音ꎮ”① ８ 月 １８ 日ꎬ 伊斯兰革

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表示 “美、 英两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姿态破坏了地区

安全”ꎮ② 可见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能够对伊朗外交问题发表看法ꎬ 同时也在忠

实捍卫伊斯兰政权的外部安全利益ꎮ 从法理角度而言ꎬ 伊朗外交部本应负责

贯彻执行国家外交战略方针ꎬ 但作为一支具有极高政治地位的武装力量ꎬ 伊

斯兰革命卫队在地区事务方面有时会比伊朗外交部拥有更大话语权ꎮ 即使改

革派政府当政ꎬ 他们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地区事务的做法并不满意ꎬ 但也必

须维护伊朗国家安全利益的大局ꎬ 在国家财政预算和对外宣传等方面给予必

要支持ꎮ 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何伊斯兰革命卫队总是敢于针对美军威胁ꎬ 果断

采取诸多反制措施ꎮ
第三ꎬ 当爆发重大社会骚乱之际ꎬ 二者能够共同配合协力解决ꎮ １９７９ 年

伊朗政权建立之初ꎬ 反对派组织穆加赫丁 (Ｍｏｊａｈｅｄｉｎ) 屡次发动针对政府机

关的袭击行动ꎬ 社会秩序一时难以平稳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接受最高领袖命令ꎬ
于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８２ 年间多次实施打击行动ꎬ 基本摧毁了该组织的实力ꎬ 并逮

捕头号人物穆萨􀅰卡尔巴尼 (Ｍｏｕｓａ Ｋｈｉａｂａｎｉ)ꎮ 其他类似的反政府组织ꎬ 如

费达依 (Ｆｅｄａｉｙａｎ)、 帕卡尔 (Ｐａｙｋａｒ) 也大都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镇压ꎮ③ ２０１７
年底伊朗国内再次发生民众骚乱ꎬ 即 “十月风波”ꎮ④ 在这一事件中ꎬ 伊斯兰

革命卫队尽管与鲁哈尼政府政治立场不同ꎬ 屡次质疑 “鲁哈尼总统治理能力

不足ꎬ 无力解决伊朗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ꎮ”⑤ 但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没有在这

一事件中扮演 “煽风点火” 的角色ꎮ 相反ꎬ 当事态日趋严重时ꎬ 伊斯兰革命

卫队与鲁哈尼政府达成默契ꎬ 相互配合最终平抑了这场蔓延伊朗近 ３０ 余个城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谴责美国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ꎬ 载中华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ｄ / １００００１６６ / ２０１９０８０２ / ３６７３８１８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２ꎮ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警告: 美英在海湾地区的存在意味着 “不安全”»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 / / ｈｑｔｉｍｅ􀆰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 － ＸＥ３Ｗ３Ｋ６６５Ｅ５１Ｄ７ＡＤ１０ＤＣ１５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２ꎮ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ｊ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ｏｆ Ｉｒａ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６１􀆰

２０１７ 年底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发生在伊历 １０ 月 ７ 日至 １４ 日ꎬ 亦被称为 “十月风波”ꎮ
Ａｈｍｅｄ Ｓ􀆰 Ｈａｓｈｉｍꎬ “Ｃｉｖｉｌ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ｒ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ａｎ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ＸＶ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６３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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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大规模民众骚乱ꎮ① 可见ꎬ 尽管伊朗政治派系斗争由来已久ꎬ 但这种对立

本质上属于政治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ꎮ 在维护政权稳定与镇压社会骚乱方面ꎬ
二者存有默契和共识ꎮ 无论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鲁哈尼政府都十分清楚ꎬ
维持伊斯兰政权的稳定关乎双方的共同利益ꎮ 在遭遇政权危机之时ꎬ 团结合

作才是唯一出路ꎮ
(二)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第一ꎬ 当二者政治立场对立时ꎬ 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往往会爆发矛盾

与冲突ꎮ 从政治立场上看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属强硬保守派ꎬ 与改革派阵营存

在对立关系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当改革派代表哈塔米总统上任后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

政府之间的矛盾愈加增多ꎮ 彼时ꎬ 哈塔米政府大力推行改革ꎬ 伊斯兰革命卫

队认为这有可能会导致国家灭亡ꎬ 一度把哈塔米比作 “伊朗的戈尔巴乔

夫”ꎮ②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 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运动ꎬ 伊斯兰革命卫

队 ２４ 名高级军官联名写信强烈指责哈塔米政府不作为ꎬ 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情

绪ꎮ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温和改革派领袖鲁哈尼总统上台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

在当年 １２ 月就指责鲁哈尼政府有可能会成为 “深受西方学说影响的政府”ꎮ④

鲁哈尼总统则在公共场合回击革命卫队ꎬ 指责其 “早已超越政治进程之外ꎬ
不受拘束”ꎮ⑤ 内贾德政府和鲁哈尼政府与革命卫队关系的前后反差再度证明

政治立场往往能够决定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的亲疏程度ꎮ 当政治立场

趋同之时ꎬ 彼此关系较为亲密ꎻ 反之ꎬ 则不然ꎮ
第二ꎬ 在社会文化和外交理念方面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依旧很难保

持共同立场ꎮ 伊朗历届政府对待西方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异ꎬ 反映了伊朗国内

不同政治派系对国家发展方向存在分歧ꎮ 改革派对西方世界持 “宽容” 态度ꎬ
主张多加接触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高举 “革命” 大旗指责政府不作为ꎬ 甚至

主动干预政府人事任免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曾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让西方文化

大举 “入侵伊朗”ꎬ 导致社会风气败坏ꎮ 时任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部长穆

罕默德􀅰哈塔米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ａｔａｍｉ) 为此还被迫辞职ꎬ 由出身伊斯兰革命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ｎ’ 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ｒｉｅｆꎬ Ｎｏ􀆰 １２０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

Ａｌｉ Ａｌｆｏｎｅｈ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８􀆰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ａｍｎꎬ Ｉｒａ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ｐ􀆰 １８􀆰
Ａｈｍｅｄ Ｓ􀆰 Ｈａｓｈｉｍ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１􀆰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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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队背景的阿里􀅰拉里贾尼 (Ａｌｉ Ｌａｒｉｊａｎｉ) 接任ꎮ① １９９７ 年哈塔米总统在接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专访时表示ꎬ 他本人对 １９７９ 年人质危机事件持

遗憾态度ꎮ② 此举立刻遭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 (Ｓａｆａｖｉ) 的批评ꎬ 他

强调 “如果我们行政体制和伊斯兰革命根基受到威胁ꎬ 我们必须敢于应对并

施加干预ꎮ”③ 可见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哈塔米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立场不同ꎮ 哈

塔米表达对 “１９７９ 年人质事件” 的态度实质上是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ꎬ 获取外

部环境的改善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一贯坚持对美国的强硬立场ꎬ 不支持政府与美国

改善对立关系ꎮ ２０１８ 年特朗普总统悍然退出伊核协议后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指

责鲁哈尼总统工作失职ꎬ 再度证明二者在外交理念方面存在巨大认知差异ꎮ
第三ꎬ 在经济领域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争利并掣肘经济改革ꎬ 遂成

为双方矛盾的焦点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涉足经济领域ꎬ 至

今已有 ３０ 余年历史ꎬ 目前它已逐渐构建起一个较为庞大的 “经济帝国”ꎬ 对

伊朗经济的影响力已达到不容忽视的地步ꎮ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 就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了伊朗经济的 ２０％ ꎬ④ 有的学者甚至认

为已达到 ３５％ ꎮ⑤ 革命卫队有条件也有能力获得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国家外

汇配给ꎬ 并通过自身控制的港口、 陆上边界口岸及海陆空军事设备从事各种

经济活动ꎬ 导致伊朗国内大部分私营企业无力与之竞争ꎬ 政府税收受损严重ꎮ
鲁哈尼总统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会见伊朗经济学者时抱怨: “伊朗 «宪法» 第 ４４ 条

政策是为了将经济交给人民和让政府放手发展经济ꎬ 但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

将掌握在 ‘无枪政府’ 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移交给 ‘带枪的政府’ꎬ 这不

是经济私有化ꎮ 我们甚至把经济活动交给一个拥有枪支、 媒体和所有一切的

政府ꎬ 谁还敢跟它竞争?”⑥ 事实上ꎬ 鲁哈尼不止一次抱怨革命卫队干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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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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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ｉｄｅｈ Ｆａｒｈｉ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ꎬ Ｎｏｖｅｒｍ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ｄｏｃｓ / ＦａｒｉｄｅｈＦａｒｈｉ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０３ －０１.

所谓 “伊朗人质危机事件” 是指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ꎬ 美国大使馆内的 ５２ 名美国外交官和

公民遭到伊朗单方面的扣留ꎬ 引发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ꎮ 这一事件长达 ４４４ 天才最终得以解决ꎮ Ｓｅｅ
Ｂａｙｒａｍ Ｓｉｎｋａｙ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ｉ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６２􀆰

Ｂａｙｒａｍ Ｓｉｎｋａ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５１􀆰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ꎬ Ｉｒａ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ｐ􀆰 １８􀆰
牛新春: «伊朗的 “经济圣战”: 一场政权保卫战»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９９ 页ꎮ
[伊朗] 阿里􀅰蒙塔哈里: «军队不应该像政党或经济机构一样» (波斯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ｈａｂａｒｏｎｌｉｎｅ􀆰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１２４６３４２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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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ꎮ 他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也公开对国内企业家表示: “我们必须对经济生

活进行改革ꎬ 最高领袖也强调这个问题ꎬ 并多次指示军队要放弃涉足经济活

动ꎬ 把它交给人民ꎬ 然后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ꎮ”①

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方面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甚至不惜与政府爆发直接的

正面冲突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奥地利和土耳其合资公司 (ＴＡＶꎬ 土耳其语 “Ｔｅｐｅ － Ａｋｆｅｎ －
Ｖｉｅ”) 中标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机场的运营项目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表示

不满ꎬ 认为该项目有碍伊朗国家安全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该机场正式开启运营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武力占领机场塔楼并迫使该公司停业ꎮ 最终ꎬ 该机场的

运营权移交给伊朗国家航空公司 (Ｉｒ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ｒ)ꎬ 而这家航空公司就有伊

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公司的股份ꎮ
综上ꎬ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４０ 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ꎬ 随着伊斯兰革命卫

队在国家政治、 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深度介入ꎬ 它与伊朗政府在权力竞争方面

的矛盾也日益凸显ꎬ 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干涉和在经济利益方面的

争夺ꎮ 鉴于革命卫队与领袖、 宗教机构的特殊关系ꎬ 它能够在政治经济领域

享受很多特权ꎬ 从而决定了政府在与革命卫队的竞争和博弈中时常处于弱势

地位ꎮ 但需要强调的是ꎬ 无论在任何时刻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间的矛盾

属于体制内部矛盾ꎮ 每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之际ꎬ 双方总能展现出一致对外ꎬ
相互配合的姿态ꎮ 其实ꎬ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集团里ꎬ 尤其是一些中东国

家ꎬ 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军队ꎬ 其特殊性表现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军

事组织ꎬ 而是会对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ꎬ 在某些时期甚至是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ꎮ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体的逻辑关系

梳理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关系 ４０ 年嬗变的历程会发现ꎬ 尽管二者时有

分歧或冲突ꎬ 却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ꎬ 并没有爆发源自伊斯兰革命卫队

的大规模军事政变ꎬ 个中缘由显然值得深入探讨ꎮ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伊朗军

􀅰６５􀅰

①

②

[伊朗] 阿里􀅰蒙塔哈里: «军队不应该像政党或经济机构一样» (波斯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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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 «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 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ꎬ 天津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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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整体呈依附性特征的结果ꎬ① 也有学者从军政关系类型角度解释该问题ꎬ 认

为该国军政关系属于 “卫戍国模式” (Ｔｈｅ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②ꎮ 实际上ꎬ
这与该国独特的政治军事体制有关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伊朗最高领袖处于权力核心地位ꎬ 能够有效平衡伊斯兰革命卫队与

政府的微妙关系

从伊朗国家权力运作体系看ꎬ 最高领袖不仅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ꎬ 还是

宗教领袖ꎬ 并担任全国武装力量总指挥ꎮ 从法理角度而言ꎬ 这符合伊朗 １９７９
年 «宪法» 第 １１０ 条之规定ꎮ③ 为确保最高领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绝对领

导ꎬ 伊斯兰政权还制定三项思想原则来塑造这支军队的 “灵魂”ꎬ 以控制官兵

的思想ꎮ 其一ꎬ 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ꎬ 要求全体官兵行为符合 “革命价值观”
与什叶派的宗教信仰ꎮ 每逢遭遇重大危机之时ꎬ 最高领袖以吉哈德 (Ｊｉｈａｄ)、
殉难 (Ｍａｒｔｈｒｄｏｍ)、 自我牺牲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等精神鼓励士兵敢于牺牲去保卫政

权ꎮ 伊朗社会内部往往弥漫着对 “牺牲烈士” 的尊崇之风ꎮ 参加两伊战争为

国捐躯的烈属往往可获得政府的特别优待ꎬ 甚至连德黑兰、 马什哈德等大城

市的街道也会以牺牲烈士的名字来命名ꎮ④ 鉴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宗教属

性ꎬ 如果革命卫队妄图发动政变ꎬ 很难具备充足的合法性与话语权ꎮ 高阶军

官难以对士兵实施有效的动员和调动ꎬ 即使像 “战神” 苏莱曼尼这样的将军

也难以匹敌ꎮ⑤ 其二ꎬ 向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兵灌输伊斯兰革命伟大正确的观

念ꎬ 凝聚他们对政权的向心力ꎮ 尽管当下伊朗社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认同

危机ꎬ 但就现实情况而言ꎬ 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人的思想在伊朗社

会的影响力依旧很大ꎮ 哈梅内伊时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ꎬ 赞扬伊斯兰革命

卫队ꎬ 称他们是 “神圣目标的神圣组织ꎬ 是维护伊朗法基赫体制和教士统治

的重要力量ꎮ”⑥ 其三ꎬ 运用 “善恶二元思想” 宣扬伊朗政府的外交方针ꎮ 所

谓 “善恶二元思想”ꎬ 就是将 “正义与邪恶” “压迫者与反压迫” 等思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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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亦奇: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 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Ｈｅｓａｍ Ｆｏｒｏｚ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０􀆰
孙谦、 韩大元: «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伊朗»ꎬ 中国检查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７５１ 页ꎮ
笔者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曾亲赴伊朗德黑兰市区北部的两伊战争纪念馆考察ꎬ 德黑兰、 马什哈德

等城市很多街道的名称均以两伊战争中牺牲的官兵姓名来命名ꎮ
据笔者所知ꎬ 在伊朗百姓心中ꎬ 圣城旅 (Ｑｏｄｓ) 司令苏莱曼尼将军声望颇高ꎬ 有 “战神” 之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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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给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全体官兵ꎬ 让他们为 “正义” 奋斗ꎬ 反对 “邪恶势

力”ꎮ 而 “邪恶势力” 指的是 “美帝国主义” 和 “犹太复国主义”ꎮ①

最高领袖还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ꎬ 保证其忠诚性ꎮ 最高领

袖掌握了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的任免权力ꎬ 进一步强化了对该部队的控

制力度ꎮ 伊朗 «宪法» 规定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必须由最高领袖任命ꎬ
卫队副总司令、 参谋长和五大军种的司令可由总司令提名ꎬ 但必须由最高领

袖批准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哈梅内伊任命侯赛因􀅰萨拉米 (Ｈｏｓｅｙｎ Ｓａｌａｍｉ) 担任

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ꎬ 彰显了最高领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控制能力ꎮ 所

以ꎬ 在政治站位方面ꎬ 革命卫队就会与最高领袖保持高度一致ꎮ 每当最高领

袖与民选总统发生政见分歧之时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始终会表态支持前者ꎮ 另

外ꎬ 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处与安全情报信息部是最高领袖控制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两大重要手段ꎮ 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首先必须拥有足够的威望

服众ꎬ 同时还必须坚决听从最高领袖的指令ꎮ 革命卫队各级分支也会设有领袖

驻革命卫队的代表ꎬ 以此保证最高领袖命令得到切实贯彻ꎮ② 安全信息部是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内部机构ꎬ 除负责搜集敌人情报外ꎬ 还需要向领袖负责ꎬ
报告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的 “可疑踪迹”ꎬ 确保这支部队对最高领袖的忠诚ꎮ

此外ꎬ 最高领袖能够有效平衡伊朗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ꎬ 其中包

括革命卫队与政府间的关系ꎬ 抑制二者的过度竞争ꎮ 最高领袖长期默许军事

力量涉足经济领域ꎬ 但看到其在商业领域的过度行为已激起很多政治精英和

社会民众的不满时ꎬ 就会表明立场ꎮ 当下伊朗国内经济正值萧条阶段ꎬ 鲁哈

尼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方案时受到多方阻力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鲁哈尼总统公开

批评伊斯兰革命卫队阻碍政府经济私有化改革进程ꎮ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发布命令ꎬ 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关闭下属 ５ 家银行并逐渐退出市

场ꎬ 同时还指示必须出台措施限制革命卫队的经济行为ꎮ③ 可见ꎬ 哈梅内伊已

经意识到眼下必须限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扩张速度ꎬ 为鲁哈尼政府解决眼前

危机提供帮助ꎮ 从实际效果看ꎬ 最高领袖发挥了平衡二者矛盾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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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法基赫政治体制和二元政治结构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缺乏干政的

氛围和机会

从伊斯兰革命卫队自身利益的角度看ꎬ 它具有十分充足的干政动机ꎮ 在

伊朗 ４０ 年的政治发展进程中ꎬ 每当改革派政府上台执政ꎬ 都会进行大幅度改

革ꎬ 也往往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爆发冲突ꎮ 对此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必然要采

取各种措施ꎬ 保护自身利益ꎮ 然而ꎬ 二者之间的矛盾则始终处于可控范围之

内ꎬ 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ꎮ 从理论角度看ꎬ 英国学者塞缪尔􀅰芬纳

(Ｓａｍｅｌ Ｅ􀆰 Ｆｉｎｅｒ) 指出军人干政应具有三大条件: 动机、 氛围和条件ꎮ① 伊斯

兰革命卫队干政的动机已经具备ꎬ 但他们对最高领袖这一权威十分尊崇ꎬ
历届政府往往也能获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ꎮ 因此ꎬ 氛围和机会相对匮

乏ꎮ 在身份认同方面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以捍卫法基赫体制合法性为己任

的军队ꎬ 这也是霍梅尼等建国精英建立这支军队的初衷ꎮ 因此ꎬ 对伊斯兰

革命卫队来说ꎬ 保卫政权与保卫国家没有区别ꎬ 也缺乏对自主身份的认知ꎮ
这一点也恰恰是伊朗军队不同于土耳其等国军队之处ꎮ 另外ꎬ 伊斯兰革命

卫队与政府都需要服从最高领袖的领导ꎬ 在捍卫现行政治体制方面并不存

在分歧ꎮ 这是由伊朗总统选举制度所决定的ꎬ 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核通过的

总统候选人必须是拥护教法学家监护制度的人士ꎮ 总统只要在任期内不偏

离政治方向和核心原则、 服从领袖领导ꎬ 军队就没有任何理由推翻具有行

政职能的政府ꎮ
再者ꎬ 正规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并列的二元军事结构相互制约ꎬ 能够切

实防止一方势力过于强大ꎮ 从伊朗军事制度构成特点看ꎬ 正规军作为一支与

伊斯兰革命卫队平行的武装力量ꎬ 能够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起到监督、 防范作

用ꎬ 这其实也体现出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相互制衡的特点ꎮ “所谓二元政治结

构ꎬ 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体系由宗教和世俗两套权力机关构成ꎬ
具有宗教政治与民主政治二元相结合的特征ꎮ”② 反映到伊朗军队体制上ꎬ 就

􀅰９５􀅰

①

②

动机出自民族团体利益或军人自我利益ꎬ 也可能是这些利益的综合ꎮ 氛围与军人自我意识有

关ꎬ 即军人集团对自己有别于文职团体的自我认同意识ꎮ 而所谓 “氛围” 是指对权威的认知和某种不

满情绪的蔓延ꎮ 只要这两个因素加诸这种自我意识之上ꎬ 就可以营造干预政治的氛围ꎮ 机会包括文官

政府软弱无能ꎬ 公开或潜在的政治危机、 政治合法性流失、 权力出现真空等等ꎮ 参见陈明明: 前引书ꎬ
第 ３５ 页ꎮ

陆瑾: «从 “十月抗议” 事件审思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的稳定性»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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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伊朗设立了正规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支不同建制的军队ꎮ 伊斯兰革命卫

队代表宗教集团和保守派阵营利益ꎬ 正规军政治立场相对而言较为中立ꎮ① 当

然ꎬ 二者差异也远不止此ꎬ 在职责分工、 武器装备乃至资金配置方面也大有

不同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承担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的职能ꎬ 一般会在城市内部设

立基地ꎮ 正规军主要用于对外作战ꎬ 必须驻扎在城市外围的郊区ꎬ 同时还需

负责守卫国家边界安全ꎮ② 在伊朗国防开支方面ꎬ 革命卫队占国防预算的２ / ３ꎬ
武器装备水平也优于正规军ꎮ 但正规军人数相较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多ꎬ 达

到 ３５ 万左右ꎮ 正规军海军负责阿曼湾海域ꎬ 空军掌管百余架战斗机ꎬ 陆军驻

扎在城市外围ꎬ 遇紧急情况方可调动ꎮ③ 伊朗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拨款等方式对

正规军产生影响ꎮ 总之ꎬ 正规军的存在能够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产生一定牵制

作用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若想悍然发动军事政变ꎬ 实施难度并不小ꎮ 这种军事

体制显然会增大伊朗军事力量的内耗ꎬ 却能有效防范革命卫队 “一家独大ꎬ
难以驾驭”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对政府保持理性且克制态度ꎬ 与政府出现重

大矛盾时也只能选择适当妥协ꎮ
(三) 伊朗 «宪法» 赋予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巩固国家安全为要义ꎬ 与政

府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一致

从外部生存环境看ꎬ 伊朗外部存在持续性安全威胁ꎬ 尤其美国等西方国

家对伊朗政体始终持敌视态度ꎬ 并长期采取烈度不一的旨在颠覆伊朗伊斯兰

政权的行动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最精锐的武装力量ꎬ 在维护国家主权

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ꎮ 无论过去、 现在ꎬ 还是未来ꎬ 伊朗伊斯兰政权均需要

仰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ꎬ 进一步巩固国家安全ꎮ 这也是

伊朗 «宪法» 赋予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首要职责ꎬ 与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利益相一致ꎬ 政府必须全力给予支持ꎮ 因此ꎬ 伊朗政府与伊斯兰革命

卫队必须互相依赖ꎬ 保持团结稳定的大局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府之间

的这种合作与斗争、 博弈与妥协的复杂关系最终得以形成ꎮ 这在本质上反映

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体制所存有的内在联系ꎮ

􀅰０６􀅰

①

②

③

伊朗正规军征兵标准较低ꎬ 对士兵家庭背景调查相对较为宽松ꎬ 年龄符合身体良好即可ꎮ 伊

斯兰革命卫队则重视士兵家庭出身ꎬ 烈属后代和教士家庭最优ꎮ 由此也可看出两支部队的区别ꎮ
笔者曾采访过多位伊朗民众和少数军官加以印证ꎬ 还曾前往德黑兰东北郊区正规军总部基地

与西北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基地考察ꎮ
Ａｍｉｎ Ｓａｉｋａｌꎬ Ｉｒａ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１４９ －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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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迈克尔􀅰德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ｓｃｈ) 教授认为ꎬ 只有权力才能保证

军事的有效性ꎮ 在他看来ꎬ “一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皆能塑造该国的军政关系

形式ꎮ 当国家安全压力很大时ꎬ 文官精英往往能够团结起来ꎬ 军方通常会服

从文官权威ꎬ 军政关系也就较为和谐ꎮ”① 具体到伊朗ꎬ 该国常年存在的安全

压力必然要求革命卫队必须与政府进行紧密合作ꎬ 对抗来自外部敌人的各类

威胁ꎬ 才能在波谲云诡的中东局势中屹立不倒ꎮ
众所周知ꎬ 美国、 以色列等国常年对伊朗政权保持敌视态度ꎬ 并为伊朗

政治反对派势力提供资金支持ꎮ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ꎬ 美国每年花费数千万美

元支持伊朗国内各种非政府组织ꎬ 对具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人士开展思

想宣传ꎬ 资助 “美国之音” 驻伊朗的当地电台ꎮ② 美国还对反伊朗政府人士提

供政治庇护ꎮ 对于谋求伊朗政权更迭这个目标ꎬ 特朗普早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访问

沙特时就已提及ꎮ③ 另外ꎬ 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出于多重原因ꎬ 也对伊朗

政权抱有敌视态度ꎮ 可以说ꎬ 伊朗伊斯兰新政权自诞生伊始就处在强邻环伺

的恶劣态势之下ꎮ 如此紧张的外部环境迫使伊斯兰革命卫队与政府必须团结

起来共同应对外部挑战ꎮ 毕竟 “皮之不存ꎬ 毛将焉附”! 自阿拉伯剧变发生以

来ꎬ 伊朗在该地区实现了被动式的 “崛起”ꎮ 这一现象背后当然离不开伊朗军

政两方面团结一致的共同努力ꎮ
概而言之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之所以能够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ꎬ 与该国独

特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有关ꎬ 也与紧张的外部形势有关系ꎮ 短期来看ꎬ 伊斯兰

革命卫队将会继续担当捍卫政权稳定中流砥柱的角色ꎬ 与伊朗政府一道共同

解决目前所出现的各类危机ꎮ

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政治发展的影响

自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ꎬ 美国政府对伊朗奉行极限高压政策ꎬ 频

频实施打压手段ꎬ 试图 “以压促变”ꎬ 实现伊朗政权内部瓦解的战略目标ꎮ 从

退出伊核协议到试图 “零封” 伊朗原油出口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美国又将伊斯兰革

􀅰１６􀅰

①
②

③

左希迎: «研究美国军政关系的不同理论范式»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ꎮ
Ｋｅｎｎｅ Ｋａｔｚｍａｎꎬ Ｉｒ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ａｎｄ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ＲＬ

３２０４８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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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卫队定性为 “外国恐怖主义组织”ꎮ 上述举动彰显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伊斯

兰政权的敌视态度与颠覆决心ꎮ 尽管欧盟方面多次表态愿意支持伊朗的合法

权益ꎬ 但碍于和美国的关系ꎬ 对伊朗持相对保留态度ꎮ 俄罗斯、 土耳其等国

虽表态愿意进口伊朗原油ꎬ 反对美国 “长臂管辖”ꎬ 但终究 “心有余而力不

足”ꎮ 伊朗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

长率为 － ３􀆰 ９％ ꎬ ２０１９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在 － ６％ 左右①ꎬ 美元与伊

朗里亚尔的兑换比率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ꎮ 当下ꎬ 如何平息民众不满情绪、
提振经济ꎬ 都是摆在鲁哈尼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ꎮ 毋庸置疑ꎬ 伊斯兰革命卫

队将会继续捍卫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稳固ꎬ 与政府合力破解当前的危机困局ꎬ
一如既往地发挥它在国家安全、 政治、 经济方面的影响力ꎮ 但从长远角度看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政治发展进程产生多大程度以及怎样的影响ꎬ 则取决

于以下三方面因素ꎮ
第一ꎬ 以最高领袖为代表的教士集团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军方

“联盟” 是否牢固ꎬ 将影响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稳定性ꎮ 从伊朗政治精英角度

看ꎬ 以教士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为核心的两大精英集团基本掌控

了该国政策制定的话语权ꎮ② 因此ꎬ 这一联盟的牢固程度对伊朗政权的稳固与

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作为听命于最高领袖的武装力量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

必将会继续维护政权稳定ꎬ 捍卫国家主权ꎮ 但它与教士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并

非坚若磐石ꎮ 仅从领袖魅力而言ꎬ 哈梅内伊个人权威已逐步发展至顶峰ꎬ 但

是教士集团内部关于继任最高领袖人选则没有定论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问

题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哈希

米􀅰沙赫鲁迪 (Ｈａｓｈｅｍｉ􀅰Ｓｈａｈｒｏｕｄｉ) 去世ꎬ 这是继拉夫桑贾尼去世后第二位

最高领袖的潜在候选人离世ꎮ 国际学界对伊朗下一任最高领袖人选的猜测传

闻不断ꎮ １９８９ 年霍梅尼去世后ꎬ 哈梅内伊作为宗教领袖的资格并不完备ꎬ 却

􀅰２６􀅰

①

②

③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Ｒ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ａｔａꎬ
２０１９ －０７ － ２４􀆰

Ｈａｄｉ Ｓｏｈｒａｂｉꎬ “Ｃｌｅ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ＸＶ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６􀆰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ꎬ 伊朗真正的精英集团应包含高阶教士、 技

术官僚和高级军官 ３ 个群体ꎮ Ｓｅｅ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Ｉｒ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ＸＶＩꎬ Ｎｏ􀆰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ꎬ ｐ􀆰 ８３􀆰

如伊朗国内有学者认为并非哈梅内伊控制了伊斯兰革命卫队ꎬ 而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围绕在最

高领袖身边ꎬ 间接控制着最高领袖ꎮ 可见ꎬ 二者关系较为紧密但存在变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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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争议声中担任最高领袖ꎬ 这也打破了霍梅尼在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政权

之初确立的 “效法源泉” 方可担任最高领袖的宪法条款ꎮ 尽管 １９８９ 年伊朗通

过 «宪法» 修正案确认了这次最高领袖换届的合法性ꎬ 但也为下一任最高领

袖的产生埋下了隐患ꎬ 即何人通过何种方式接替哈梅内伊引领伊朗走向何方ꎬ
是一个巨大的疑问ꎮ 目前ꎬ 伊布拉辛􀅰莱希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Ｒａｉｓｉ) 作为下一任最高

领袖继承人选之一ꎬ 具有一定可能性ꎮ ２０１６ 年他已成为马什哈德圣陵

(Ｓｈｒｉｎｅ ｏｆ Ｉｍａｍ Ｒｅｚａ) 实际负责人ꎬ 并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成为新任司法总监ꎬ 掌

握大权ꎮ① 其次ꎬ 出身拉里贾尼家族的萨迪克􀅰拉里贾尼 ( Ｓａｄｅｇｈ Ｌａｒｉｊａｎｉ)
在 ２０１８ 年底成为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ꎬ 他也被外界认为是接任最高

领袖的重要人选之一ꎮ 除此之外ꎬ 阿亚图拉阿里扎 􀅰 阿拉菲 (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Ａｒａｆｉ)②、 阿亚图拉莫赫森􀅰阿拉克 (Ｍｏｈｓｅｎ Ａｒａｋｉ)③、 穆罕默德􀅰马赫迪􀅰
米拉巴格瑞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Ｍｅｈｄｉ Ｍｉｒｂａｇｈｅｒｉ)④、 鲁哈尼总统等人也在国际学界

的关注范围之内ꎮ⑤

作为现任最高领袖ꎬ 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一直令外界担忧⑥ꎬ 如何解决好

继任人选问题是当今伊朗政治发展的重要议题ꎮ 毕竟ꎬ 这关乎伊朗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ꎮ 如果由身系改革思想的宗教人士担任最高领袖ꎬ 伊朗当下的

各种艰难困境极有可能迎来转机ꎮ 但作为军方势力代表ꎬ 如若伊斯兰革命卫

队消极抵抗或不配合下一任最高领袖则一定会对政权稳定造成负面影响ꎮ 从

这一角度来看ꎬ 保守派阵营代表当选下一任最高领袖的概率很大ꎮ 唯有如此ꎬ
才能保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既得利益不会被削弱ꎮ⑦ 况且ꎬ 如今的伊斯兰革命

卫队早已今非昔比ꎬ 它在伊朗政治、 经济、 安全等领域皆有重要的影响力ꎮ
此外ꎬ 如果选择弱势领导人上台ꎬ 亦会为伊朗政治发展埋下隐患ꎮ 他最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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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ꎬ Ｉｒ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ｏｎｓꎬ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ＲＬ ３２０４８ꎬ Ａｐｒｉｌ ３０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６􀆰

担任穆斯塔法国际大学 (Ａｌ －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主席ꎮ
担任世界伊斯兰学派接近论坛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ＷＦＰＩＳＴ) 主席ꎮ
担任库姆伊斯兰科学学院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Ｑｏｍ) 主席ꎮ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Ｉｒａｎ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ＸＶＩꎬ Ｎｏ􀆰 １ꎬ Ｓ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ꎬ ｐ􀆰 ７８􀆰
有消息称哈梅内伊患有前列腺疾病ꎬ 右手在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一次爆炸袭击事件中受重伤ꎬ 不能正

常使用ꎮ 再加之其早年曾六次入狱ꎬ 历经酷刑ꎬ 身体情况并不十分良好ꎮ
Ａｌｉ Ａｌｆｏｎｅｈ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Ｆｅｂ􀆰 ５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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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沦落为傀儡领袖ꎬ 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在幕后掌控伊朗国家

的最高权力ꎮ 这一点已被不少国家政治斗争史中的先例所证实ꎮ 因此ꎬ 伊斯

兰革命卫队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多种路径ꎬ 能够对伊朗最高领袖继任人

选产生一定影响ꎮ
第二ꎬ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制裁力度加剧的背景下ꎬ 伊斯兰革命卫

队的经济角色对伊朗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ꎮ 最高领袖和鲁哈尼政府如何妥

善处理革命卫队具有的经济角色ꎬ 将是一个现实性难题ꎮ 目前ꎬ 鲁哈尼政府

面临的最大执政挑战是经济问题ꎮ 对伊朗这个内外政治环境十分紧张的国家

来说ꎬ 经济的含义从来都不能单纯从经济效应这个单一维度来考量ꎮ 一位伊

朗经济学家曾指出: “国家从不是从经济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ꎬ
伊朗经济是由政治决定的ꎬ 在这里没有政治经济学ꎬ 只有政治化的经济ꎮ”①

因此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主要由非经济因素决定ꎬ 包括与西方国

家的关系、 政权生存和民族自豪感等等ꎮ 同时ꎬ 伊朗经济发展好坏也能对民

生状况产生影响ꎮ 据悉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常年涉足该国境内的黑市交易ꎬ 如

利用油气补贴政策ꎬ 将廉价汽油和天然气倒卖至阿富汗、 巴基斯坦等邻国获

取巨额利润ꎬ 甚至通过贿赂海关走私奢侈品赚取差价ꎮ② 尽管鲁哈尼政府十分

清楚这些腐败现象ꎬ 却无计可施ꎮ 与此同时ꎬ 在美国制裁压力骤然加剧背景下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参与经济的行为却能为伊朗伊斯兰政权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ꎮ

自 ２０１７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ꎬ 伊朗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ꎬ 伊朗货

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ꎬ 暴跌近 ２ / ３ꎬ 不断上涨的物价已经引发民众抗

议ꎮ 不少伊朗大学生纷纷寻求机会出国学习或工作ꎮ 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ꎬ
认为伊朗社会给予青年人的机会太过稀少ꎮ 人才流失现象对伊斯兰政权来说

已是一个危险信号ꎮ 加之ꎬ 伊朗经济本身存在 “地租经济” 属性ꎬ 对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出口严重依赖ꎮ 鲁哈尼政府的经济改革步伐十分艰难ꎬ 利益集

团的 “蛋糕” 不能轻易被触碰ꎮ 鲁哈尼手中能够运用的砝码越来越有限ꎮ 一

旦民众再次爆发骚乱ꎬ 政府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ꎮ 在此情形下ꎬ 伊斯兰革命

卫队下属基金会和公司能够为伊朗政府发展 “抵抗型经济” 贡献力量ꎬ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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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牛新春: 前引文ꎬ 第 １０４ 页ꎮ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ꎬ Ｊｅｒｒｏｌｄ Ｄ􀆰 Ｇｒｅｅｎꎬ Ｂｒｉａｎ Ｎｉｃｈｉｐｏｒｕｋꎬ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ａ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ｄａｒ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Ｉｒａｎ’ 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Ｃｏｒｐｓ”ꎬ Ｒ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６４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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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缴纳税收ꎬ 救济穷困人群ꎬ 提高就业率ꎮ 同时ꎬ 它还能在基建项目和国防

工业中发挥巨大优势ꎬ 提供资金支持ꎬ 客观上能够帮助伊朗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抵御外部制裁的能力ꎮ 另外ꎬ 在 ２０１５ 年伊核协议达成前ꎬ 美国对伊朗常年

进行的经济制裁反而壮大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实力ꎮ 当时ꎬ 很多西方跨

国企业担心资金安全ꎬ 陆续撤出伊朗ꎬ 这也给革命卫队下属企业留下发展机

遇ꎮ 从这一角度而言ꎬ 制裁或许并不是解决伊朗问题①的有效途径ꎮ 特朗普政

府此次对伊朗再度实施制裁极有可能难以获得预期效果ꎮ
鲁哈尼政府很难彻底消除伊斯兰革命卫队扮演的经济角色ꎬ 但任其膨胀

也会为伊朗国家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ꎮ 目前ꎬ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鲁哈尼总

统已基本达成共识ꎬ 决定逐渐剥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属性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鲁

哈尼总统在出席伊朗企业家年会时曾表达对革命卫队经商行为的不满ꎮ 他指

出 “伊朗 «宪法» 第 ４４ 条规定是为了让人民来发展经济ꎬ 而不是把经济活动

交给军队经营ꎬ 这样不利于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ꎮ”② 但直到 ２０１９ 年ꎬ 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才开始逐渐转变态度ꎬ 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序退出经济领域ꎮ
他对阿里􀅰拉里贾尼 (Ａｌｉ Ｌａｒｉｊａｎｉ) 表示ꎬ “我对军队进入经济领域感到不

满ꎬ 军队下属的那些银行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ꎬ 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ꎮ”③

未来ꎬ 如何处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角色ꎬ 实行有效改革将继续考验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与鲁哈尼政府的政治智慧ꎮ
第三ꎬ 伴随美国特朗普政府制裁压力的持续累积ꎬ 极有可能会促使伊朗

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击行动ꎬ 其国内政坛中的强硬保守派势力或将再度迎来崛

起机遇ꎬ 由此则会加强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合作关系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特

朗普政府将 “伊斯兰革命卫队” 定性为 “外国恐怖组织”ꎮ 这是美国首次将

一个国家的军队和国家机构定性为 “外国恐怖组织”ꎬ 实际上这也混淆了国际

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与标准ꎬ 将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政治化、 特殊化ꎮ 这

种做法明显有害于中东的反恐形势和区域安全ꎬ 极有可能激化教派矛盾并加

剧地区冲突ꎮ 此外ꎬ 这种带有典型 “单边主义” 色彩的霸凌行为并不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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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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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立场下的 “伊朗问题” 起始于伊朗伊斯兰政权问题ꎬ 进而衍生出伊朗核问题ꎬ 又因伊朗

地区影响力扩大而更加复杂ꎮ 参见金良祥: «美伊关系的症结及美国视野下的 “伊朗问题” 新发展»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２ 页ꎮ

孙谦、 韩大元: 前引书ꎬ 第 ７４７ 页ꎮ
[伊朗] 菲尔兹􀅰阿巴斯: «军方的经济活动来到了尽头?» (波斯文)ꎬ 哈巴尔在线新闻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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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惯例ꎬ 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ꎮ 从后续发展态势看ꎬ 特朗普除对伊朗

“加码” 制裁举措外ꎬ 还对伊朗频频展示 “肌肉”ꎮ 派出 “林肯号” 航空母舰

战斗群前往海湾地区后ꎬ 又将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部分工作人员撤离渲染战争

气氛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对媒体表示不排除对伊朗动武的选择ꎮ
上述诸多举动无疑会导致海湾局势更加紧张、 无序、 混乱ꎮ

考虑到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部队和巴斯基民兵近年来在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等国的影响力ꎬ 伊朗或将与美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中展开博弈ꎮ
以叙利亚问题为例ꎬ 自 ２０１１ 年爆发叙利亚危机以来ꎬ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

属的圣城旅和巴斯基民兵不断为阿萨德政权提供支持ꎬ 在叙利亚死亡的伊朗

士兵人数超过 １６０ 余人ꎮ① 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就曾坚定地表态ꎬ “叙利亚是

我们的红线ꎬ 那是我们通向天堂的土地ꎬ 也是美国佬的墓地ꎮ”② ２０１９ 年初ꎬ
叙利亚危机稍有缓和ꎬ 阿萨德总统旋即访问伊朗ꎬ 获得伊朗方面高规格外交礼

遇ꎬ 足见两国的 “交情匪浅”ꎮ 众所周知ꎬ 以伊朗为首的 “什叶派新月地带”
是该国苦心经营的 “安全生命线”ꎬ 也是伊朗对抗美国打压战略的重要砝码ꎮ 当

下ꎬ 特朗普政府如若一意孤行执行对伊制裁政策ꎬ 只会让伊朗问题与叙利亚危

机、 伊拉克乱局、 也门危机等各类地区热点问题产生更多牵连ꎬ 引发地区动荡ꎮ
与此同时ꎬ 外部形势的恶化也可能会促使伊朗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ꎬ

伊朗国内强硬保守派势力或将再度崛起ꎮ 自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总统上任以来ꎬ 温

和改革派上台执政已有 ６ 年之久ꎮ 尽管 ２０１７ 年鲁哈尼获得总统连任ꎬ 但美伊

关系也在这一年迎来新变化ꎬ 商界奇才特朗普在 ２０１７ 年上任美国总统后ꎬ 对

伊朗立场急剧转变ꎮ 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的 “极限施压” 政策已使伊朗经济

承受巨大压力ꎬ 民生情况更不容乐观ꎮ 当下ꎬ 鲁哈尼政府和其本人已经受到

伊朗国内议会多名议员的质疑ꎬ 强硬保守派也逐渐获得更多舆论支持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作为伊朗政治派系斗争风向标的议会选举出现新变化ꎮ③ ２０１９ 年初ꎬ 伊

朗国内温和派与改革派的政治联盟出现裂痕ꎬ 伊朗副议长阿里􀅰莫塔哈里的

离任迫使议长拉里贾尼不得不选择与保守派妥协ꎬ 以换取更多支持ꎮ④ ５ 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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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０􀆰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治发展　

与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关系亲密的幕僚雷拉􀅰沙里夫 (Ｌｅｉｌａ Ｓｈａｒｉｆ) 对外界披

露ꎬ “目前改革派在伊朗议会内部处于较为孤立的境地ꎮ”① 此外ꎬ 伊朗保守

派代表易卜拉欣􀅰莱希 (Ｅｂｒａｈｉｍ Ｒａｅｅｓｉ) 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成为新任司法总监后

意外获得改革派阵营部分人的热烈欢迎ꎮ 除去他本人所具备独特的人格魅力

之外ꎬ 也表明连改革派内部都已经对鲁哈尼政府持失望态度ꎮ② 种种迹象表

明ꎬ 当下伊朗议会内部的政治风向正在发生改变ꎬ 强硬保守派阵营或将再次

在伊朗国内政坛迎来崛起新机遇ꎮ 鉴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强硬保守派的

契合性ꎬ 它与政府的合作将更为密切ꎬ 共同推进伊朗政治发展ꎮ

余　 论

综上所述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政府融合与共存、 扶植和制衡的复杂

关系ꎬ 反映了该国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特质ꎮ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至今已

有 ４０ 年ꎮ 历史证明ꎬ 伊朗政权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ꎮ 两伊战争的淬炼让伊朗

人民更加凝聚团结ꎬ 外部制裁尽管能让伊朗经济发展一时受挫ꎬ 但无法真正

压垮其经济体系③ꎬ 足见伊朗政权的韧性与稳定性非同一般ꎮ 此外ꎬ 普通民众

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拥戴也是主要原因ꎮ 笔者曾亲历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在德

黑兰举行的伊斯兰革命 ４０ 周年庆典活动ꎬ 最大的感受恰恰就是普通百姓对现

政权的热情支持ꎮ 由此似乎也佐证了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并非偶然ꎬ 而

是伊朗现代化历程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ꎮ 当下ꎬ 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大制

裁伊朗的力度ꎬ 伊朗石油出口受很大影响ꎬ 加之伊朗社会内部改革的呼声日

趋强劲ꎬ 伊朗内外形势可谓 “山雨欲来风满楼”ꎮ 无论伊朗政治与社会发展形

势如何恶化ꎬ 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坚定维护政权稳定的 “安全阀”ꎬ 必将继续

捍卫伊朗政权的稳固ꎮ

􀅰７６􀅰

①

②

③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Ｈａｇｈｇｏｏꎬ “Ｈｏｗ Ｌｉｋｅｌｙ ｉ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Ｔｈｉｒｄ 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ｄ 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ａｄｌｏｃ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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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ｈｓａｎ Ｍｅｈｒａｂｉꎬ “Ｗｈｙ Ｉｒａｎ’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Ａ Ｈａｒｄｌｉｎｅｒ Ａ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Ｃｈｉｅｆ ?”ꎬ Ｒａｄｉｏ Ｆａｒｄ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ｒａｄｉｏｆａｒｄａ􀆰 ｃｏｍ / ａ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０􀆰

Ａｍｉｎ Ｓａｉｋａｌꎬ Ｉｒａ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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